意外的听众

（红字为引用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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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屏息凝神，细察蛛丝马迹，推敲字里行间。是忠是奸，是人是魔，是巧技还是幻术？真相，就在您慧眼明辨之中！

说完这句话，说书先生鸭鸭鳕鱼一拍惊堂木，把沉浸在武侠世界中的大家拉回现实，眼含笑意的看着刚刚台下沉浸在故事中的人群。

“真相如何，那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老地方，再会。”

台下传来一阵惋惜的叹气声，“鳕鱼先生的票哪有那么好抢”，有人抱怨着。因为他考究的古风叙说方式、善于在故事中插入历史典故，以及这引人入胜、悬念迭生的剧情发展，鳕鱼先生早就成了这家剧场的头牌，听他说书的听众络绎不绝，据说他的二手黄牛票已经被炒到七八倍了。

鸭鸭鳕鱼收拾好自己的文本和道具，缓步走下后台开始卸妆，工作人员来到他的身后，他慢慢闭上眼睛开始回忆今天的故事，想到台下听众紧张期待的神情，嘴角不由得露出一丝笑意。

“鳕鱼先生，您辛苦了。”工作人员一边说着，一边开始给鳕鱼先生擦上卸妆液。

鸭鸭鳕鱼微微点了点头。

“我刚刚在后台听到了您的所有故事，真是精彩纷呈呢。”

鸭鸭鳕鱼开始有点觉得这个工作人员有点特别了，现在的年轻人，对什么武侠啊，历史啊，毫无敬意，所以他的听众大多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退休老干部。
“我刚刚在听的时候，就对剧情做出了一些猜想，不知道能否猜上一猜，反正您现在正在卸妆，闲着也是闲着嘛。”

“哦？小伙子你有什么想法？”鸭鸭鳕鱼不免来了兴趣。

“嗯，有一些，不知道对不对。”

“但说无妨。”鸭鸭鳕鱼微微睁眼，透过镜子观察起了眼前的年轻人。

“那我们打个赌吧鳕鱼先生，我父亲可喜欢您了，如果我说对了的话，不知道能否让您给他签个名，他今年也是60大寿，我想把这个当做他的礼物。”

眼前的年轻人最多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父亲却已经60大寿了吗？鸭鸭鳕鱼感慨道，现在的人还真是晚婚晚育。“可以。”鳕鱼先生点了一下头，算是答应了。

“关于案件，总体来说就是这么回事吧。”年轻人清了清嗓子，继续说着，手里活儿也没落下。

“邓老先生在密室中死去，死因是后背中掌当场死亡，房门紧锁，唯一一把钥匙却在自己的外衣内袋，地上还有拖行尸体的痕迹，而房间内只在地上两米多高的地方有一个只能小孩通过的气孔。是这样吧。”

鳕鱼没来得及回答，年轻人又继续说了下去，好像丝毫没有察觉到他刚刚说的这段话里有一个错误。
“关于密室，其实无外乎这几种。”

“凶手锁门后把钥匙从外面送进去。当然这经过文中的描述来看是无法做到的。毕竟您说过，无论布置何种机关，凶手均无法令钥匙穿过那衣物外皮，落入贴身内兜中。既然不是这样把钥匙送进去的，难道凶手躲藏在密室之中吗，或者换了钥匙？也不是，开门后，我与福禄寿查过房内，确无藏人。至于检查老爷遗体时，福禄寿他们更是一直在旁看着整一个过程，我绝无半点偷摸塞钥匙的可能！”

都是些现有结论，这年轻人只是复述了一遍而已，何谈推理，鸭鸭鳕鱼开始有些不耐烦了。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死者自己把门锁上后死在屋内？”年轻人又继续说着“白莲教里有个摄心魔，如果在他的控制之上，邓老先生自己锁上门，然后杀了自己呢？...”还没等鸭鸭鳕鱼提出反对，年轻人又接着说。“不太可能，因为死者是背后中掌，而且在他死后，案发现场还留下了拖拽的痕迹，这是自己一个人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可算有了点推理的样子。

“那么，摄心魔的可能性排除了，但如果凶手是千面鬼呢？只要变成孩童...”

“这一点朱总镖头不是测试过了吗？”鸭鸭鳕鱼微微抬头。

“不，千面鬼并不需要长期变成小孩子，假设千面鬼变成了某人，在屋内杀了人之后，再变成小孩子离开通气孔，再变回某人就行了。”年轻人分析道。

上钩了。鸭鸭鳕鱼暗想，这确实是鳕鱼先生丢下的陷阱，如果照着这方面去思考......

可还没想多久，年轻人又继续说了下去。“也不可能，千面鬼是无法变成那几个人的。”

“嗯？”鸭鸭鳕鱼发出推理开始以来的第一次疑问，难道这个年轻人想到了这点？

“是这样的，先生。”年轻人微微欠身。“这千面鬼的易容术虽妙，却有三桩难处：其一，变不得飞禽走兽；其二，仿不来他人武功；其三，无法帮他人改换形容。也就是说，就算千面鬼变身成了其中一个人，也不能做到模仿他的武艺”

“按照前面思考的，凶手是亥时一刻到亥时五刻之间进入书房杀人，然后再变成小孩离开，这样的话，凶手必然在没有不在场证明的朱总镖头、邓禄、邓月三人之间，但是朱总镖头之前在院子里练过拳脚，早年便有见识过朱家独门单传绝技‘错骨分筋手’，今日上手拆招，更觉其中精妙，表明朱总镖头确实使用了自己的独门绝技，所以千面鬼变的必然不是朱总镖头。”

“接着是邓禄，主角夜游回归的时候，因为身份不明，曾被两人袭击，两道身影配合默契，一人掌力沉雄直取宋煜后心，另一人则悄无声息地扫向楚歆下盘，意图瞬间制服闯入者。这两人正是邓福和邓禄，虽然招式不明，但显然邓福和邓禄两人的招式是一个路数，所以才会配合默契，这种默契不是突然变身了就能达成的，所以邓禄也没有被千面魔变身。”

“最后是邓月，邓月确实没有展示过招数，那千面魔变身成了她吗？也不会，因为邓家忍辱负重，避居深山，我与月儿、钧儿、朱笙几人更是数年来闭门不出， 只求远离是非，苟全性命。没错，邓月这些年来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如果千面魔要变身为邓月，必然只能事先潜入，杀了邓月之后取而代之。但邓宅所在极其隐蔽，若非熟门熟路，寻常人绝难觅得此地踪迹。千面魔就算有通天的本事潜入，在杀了邓月之后又该把邓月放于何处？主角已经让仆人调查过，邓宅内外及附近，再无其他人暗藏，亦未寻得任何人类尸骨。如果千面魔已经取代了邓月，那必然也无法出门，只能把真邓月的尸体埋在附近了吧，却没有找到这样的尸骨。所以，邓月也不是千面魔所变，同理，所有没有离开过邓府的人都没法被千面魔所易容。”
“综上，千面魔无法变成上述三人，也就是说，千面魔变成某人，于亥时一刻至亥时五刻杀害死者，然后变成小孩钻出气孔的推断并不成立”

“这段推理倒是精彩，之前确实是低估你了。”鸭鸭鳕鱼点了点头，等着年轻人下一波推理。

“那么，密室的形成还有什么可能性呢？如果存在密室，就必须要解开密室，而这个密室目前看起来是无解，那...如果密室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呢？”

“什么意思，你是说邓禄在说谎？”察觉到年轻人的推理已经逐渐接近核心，鸭鸭鳕鱼的话语也开始多了起来。

“不是，邓禄以及发现尸体的第一发现人们并没有说谎，在他们眼里，门是打不开了，门又需要钥匙才能锁上，所以自然就默认为门锁上了。但是门并非一定要锁上了才会打不开，举个例子，如果有什么东西从内侧抵住了房门，这样也推不开，但是门并没有锁上哦。”

鸭鸭鳕鱼沉默不语。

“佐证也是有的。从文中描述来看，这种锁是转动钥匙、锁舌弹出来卡入另一扇门凹槽的类型，接着邓万安测试了门锁，那时我还将钥匙取出，去试了一试，的的确确可开关书房大门。之后，朱总镖头也测试了门锁，他大步走到门前，手臂向下伸直，几乎是粗暴地将钥匙用力塞进锁孔拧动。只听“咔哒”一声脆响，锁舌弹出。他又反方向拧动，“咔哒”一声，锁舌再次缩进。他反复试了几次，动作粗鲁，钥匙与锁孔碰撞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如果当时房门是锁舌插进凹槽，上了锁的状态，那在众人撞门而入的时候，门锁为什么没坏？从两次测试来看，门锁开合正常，难道坏的是门框？如果坏的是门框现场应该会留下木屑碎片之类的痕迹，但是现场却没有这样的东西。第二个问题就是，邓万安测试过可以开关，一开一关后把钥匙放回内袋，也就是说邓万安没有改变锁舌原本的状态，接着朱总镖头测试的时候锁舌是收起的状态，因为他塞进钥匙孔后第一下扭动，锁舌是弹出的，也就是说，锁舌最开始就处于内收状态。这两点就佐证了案发现场的门并没有上锁。”

“既然没有上锁，那么门打不开就正如之前所推测，是有东西挡在了门后，是什么东西暂且不论，但是要把东西抵在门后，那必然是用上了那个通气孔，此外，挡住门的东西最后终归要被推开，结合地上意义不明的拖拽尸体的痕迹，我怀疑，挡住房门的就是尸体，既然无法解释为何凶手特意拖拽尸体到那个位置，那我所要思考的是，会不会正是他们推门，把尸体推到了那个位置。”

“当然，只有一具尸体挡住门的话，不至于完全推不动，所以门后应该还有另一件东西，结合现场的环境，他倒下的位置正在宽大的书桌后方，椅子歪斜在一旁。也就是尸体在书桌和椅子中间，那么挡住房门的只有可能是书桌了。”

“按我的思考，现场应该是这样：凶手从身后杀害了死者后，拖动尸体放置于桌上，然后从后方的通气孔中伸入一个柱状物体，比如竹竿什么的，把书桌推到门后。之所以不直接把尸体放在地上而是放在桌上，是因为他也无法预计推动开门的力量会有多大，如果用力过猛就会出现桌子把人夹住这样过于异常的场面，这样很容易就能想到桌子之前是挡在后门了。”

“之后众人发现尸体，推门而入，把桌子推开，死者落地后由于惯性滚了一段距离，才会造成邓云天的遗体作俯卧态，口鼻出血，头歪向一侧的状态。这样一来，距离锁凶就又近了一步，因为门一开，我就看见老爷像现在这样，倒在这里，地上是杂乱无章的斑驳血迹，证言是这么说的，血迹既然是杂乱无章，那么尸体必然经过了多次的拖拽，如果凶手把尸体拖拽到了桌上，之后血迹就再无变化，地上拖拽的血迹必然是朝向一处，也就是规律的一条朝向房门的血痕，但是现在呈现出的是杂乱无章的血迹，那就说明当门后尸体滚动到现在所在位置的时候，再一次经过了尚未凝固的血痕，所以才会留下这样杂乱无章的血迹，综上所述，当亥时五刻发现尸体的时候，死者死亡不会超过两刻钟，也就是亥时三刻到亥时五刻，而死者死去一小时后，口鼻就不再会流血，我们在桌上没有看到这样的血迹，如果桌上有血迹我们便能很轻松的识破这个手法，所以死者必然是死后一刻，停止出血后才被搬上书桌，这样一来，死者死亡的时间就可以确定了。亥时三刻到亥时四刻。”

“原来是这样。”鸭鸭鳕鱼点了点头，看来真相差不多要水落石出了。

“是的，朱总镖头和邓禄都是亥时四刻之后才离开的，其余的人也确确实实能够互相证明，不存在可以撒谎的空间，只剩下了一个人，就是邓月，邓月是唯一可以做到这一切的人。”

“那么，邓月的动机是什么呢？要知道，邓月可是邓云天的亲女儿，而且你也说了，邓月不可能是千面魔易容而成，她为什么要杀了自己的亲爹。”

“没错”年轻人点了点头“故事中确实没有听出来邓月有任何可能对亲爹存在的仇恨，但经过推演凶手只能是她，这样的话就只存在一种可能性了——邓月被摄心魔控制了。”

“你的意思是，摄心魔就在邓府上？这也不可能啊。”鸭鸭鳕鱼继续反对，毕竟这是他最后的底牌了，如果也被看穿......

“没错，摄心魔只能控制人的心智，没法改变样貌，如果摄心魔也在邓府上，他必然是外人面孔，而府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人。”

“那是因为，摄心魔和千面鬼，本来就是同一个人。世人只知此二人到处兴风作浪，可连他们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说不清！更奇的是——这二人从未同时现身！如果说两人都是茅祖座下最得力的魔心，而且他们目的相同，都是为了不过是要为茅祖、为白莲教讨个说法，没有对立的理由，也就不存在世人所猜测的相传那是他们互相忌惮，千面鬼怕被摄心魔摄魂夺魄，摄心魔惧被千面鬼扮作自己的说法。他们不一起现身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本就是一个人，当他以摄心魔的面容出现，他就是摄心魔，当他以其他面容出现，他就是千面鬼了。”

“这次案件就是这样，千面鬼他易容成了某人，然后用摄心魔的能力控制邓月杀掉了他的父亲，除了公治的绝技是掌法以外，邓家的招式也是掌法，所以才会有邓公冶，掌中龙的说法，被摄心的人自然还是可以使用自己的招数，这也正是邓老没有防备，背后中招的真相--谁会防备自己的女儿呢。而又因为摄心魔同时只能控制一个人，被控制的人所以一旦他断开对邓月的控制，邓月将会记起自己被控制时的所作所为，所以直到故事中断的‘现在为止’，邓月依旧在摄心魔的控制之中。”

“如果按你所说，摄心魔和千面鬼是同一个人，那凶手完全可以变一个作伪证，再控制一个去杀人，这样不就也可以自由行动了？未必一定是邓月吧？”

“还是邓月。回想一下众人的证词，因为摄心魔只能控制一个人，哪怕是做伪证，但如果是三人相互证明的话，就必然没有被控制。朱凌虎、邓万安、邓万山三人相互证明；惠通法师、陆灿、公冶韫也是三人相互作证；邓富、邓贵、邓福、邓寿四人相互作证；邓禄已被证明无法行凶；剩下的人只有小静和邓月、朱笙和邓万昀、宋煜和楚歆这三组人了，其中邓万昀已经被测试过体内经脉空空荡荡，那他就必不可能是千面鬼，摄心魔如果控制住小孩也不能做到杀人；宋煜和楚歆这组人且不论他们是主角，而且他们在见证下离开了邓府，又在见证下回来了，所以也无法行凶。”

“所以这样推理下来，你的意思就是千面鬼是小静、被控制的是邓月咯？”鸭鸭鳕鱼扬起了头，妆已经卸好了，但他还想从年轻人嘴里得出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

“被控制的确实是邓月没错，但是千面鬼并不是小静，因为小静也没离开过邓府，所以跟邓月不是千面鬼的原因一致，小静只是单纯的睡着了而已。千面鬼真正的身份——恐怕是邓万山。这就牵扯到最初的信件了，而发出这血莲令时却是今年二月之前，距那所谓‘血莲绽放之日’尚有两个月之多。这岂非是故意打草惊蛇，让邓伯父有充裕时间召集帮手，严阵以待？这……这简直不像索命，倒像是唯恐邓家防备不足一般！正如推测那样，千面鬼为何要提前两个月把恐吓信寄给邓府呢，这不是让邓家引起警惕吗？结合发现恐吓信时的场景，小静这丫头，心思细，在给万山整理换洗衣物时，于其袍子内袋中发现了一样东西。以及那东西并非寄来，而是不知何时、被何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塞进我衣兜。我回家后便将袍子挂了起来，若非小静心细，恐怕至今都未能发现。寄了信来很是招摇，但却不广而告至，而是偷偷夹在邓万山的衣服中，这种行为是矛盾的，那么，会不会千面鬼最初就没打算这封信被发现呢？作为千面鬼的邓万山只是提前随身携带着这封恐吓信，不巧在小静洗衣服的时候被她发现了而已。邓万山长期在外经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千面鬼发现从而控制住了，以次找到了回邓府的路，在真正的邓万山被杀害后，千面鬼模仿成了邓万山回来探路，恐吓信却被意外发现了，但千面鬼在三月份的江州还有活动，所以暂时没有动手，江州位于现在的南昌，距离姑苏，今苏州，大约700公里，当初主角两人用了18天从大理走到姑苏，路程约2000余公里，在时间上也是完全来得及。”

啪啪啪。

安静的化妆间响起了鸭鸭鳕鱼的鼓掌声。

“服了，服了。年轻人你还真的很厉害，我构思的剧情已经被你读透了。”

“未必是构思吧。”年轻人笑了笑说道。

鸭鸭鳕鱼不置可否，毕竟他也不能承认他真的找到了一本古籍上面真的记录了这一段往事，说出去也没人信啊。

“行，那我履行自己的承诺，来吧，我来签名。”

年轻人递出签名纸和笔，鸭鸭鳕鱼结果笔正准备签名的时候，却看见纸上画着一朵大大的莲花，像极了传言中的白莲印记。

鸭鸭鳕鱼惊讶着回头，却再也没有看见那个年轻人的影子，场上只留下一张陌生脸庞的工作证，他赶忙联系了剧场老板，老板告诉他，今天上班的化妆师里面，没有年轻人啊。
